  一个官员之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契诃夫

在一个美丽的夜晚，我们同样美丽的庶务官伊万·德米特里奇·切尔维亚科夫坐在第二排的圈椅上拿着望远镜看戏：《柯涅维勒的钟》。他看着戏，感觉自己幸福极了。正在这时，突然……我们总是在故事里碰到这样的“突然”，作者们是对的，生活本来就充满了各种意外！但突然间他的脸皱了起来，眼皮不断翻动，呼吸止住了……他把望远镜从眼前拿开，俯下身……阿嚏！！！很明显，他打了个喷嚏。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，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，乡下人打喷嚏，警察局长打喷嚏，就连三等文官也打喷嚏，所有人都打喷嚏。所以切尔维亚科夫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，他拿出小手帕，擦了擦脸，并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，四周瞧了瞧：看看这个喷嚏有没有打扰到别人。这一看，切尔维亚科夫不由得尴尬起来，因为他看见坐在他前排的小老头儿正在用手套擦拭他的秃顶和脖子，嘴里还小声嘀咕着什么。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兹查洛夫，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。

“我把唾沫星子溅到他身上了！” 切尔维亚科夫心里想，“虽然不是我的首长，是别的部的，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挺难为情的，我得过去跟他赔个不是。”

切尔维亚科夫轻咳一下，向前挪了挪身体，凑近那位将军耳边低声说：

“对不起，大人，我把唾沫星子溅到您身上了，我是出于无心……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面上，请您原谅。要知道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！”

“哎！您快坐好吧！让我看戏！”

切尔维亚科夫感到很尴尬，发窘地笑了笑，只好朝戏台看去。可是这时他再也感觉不到幸福了，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。幕间休息时，他又走近卜里兹查洛夫，在他跟前踌躇了一会儿，终于压住内心的胆怯嗫嚅着说:

“我溅着您了，大人，请您一定原谅，要知道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够了，您这都是哪儿的话……我都忘记了，你却在这儿说个没完！”将军说着，不耐烦地撇了撇嘴。

“他说忘了，可是眼睛里明明透着凶光。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，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。“连话都不想说了，应该给他解释清楚，我完全不是存心的……这是自然规律……要不然他会以为我故意唾他。就算他现在没这么想，那他以后也一定会这么想的 !……”

回到家，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礼告诉了妻子，可在他看来妻子把这件事看得过于简单了，一开始她还有点害怕，可后来一听说这个卜里兹查洛夫是其他部门的职员，就放心了。

“不过你最好还是去一趟，跟人家赔个不是，”她说，“不然他会觉得你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得体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我跟他道过歉了，可我总觉得他有点古怪……一句好话也没有，不过那会儿倒确实没什么空闲来说话。”

第二天，切尔维亚科夫换上新的制服，理了发，就去找卜里兹查洛夫解释……刚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，他就看见那里有很多来请愿的人，而坐在那些请愿者中间的，正是将军本人，他已经开始接见了。将军问完几个请愿者之后，把眼睛投向了切尔维亚科夫。

“昨晚在阿尔卡其亚，倘若您还记得的话，大人，”我们的庶务官开始汇报了，“我打了个喷嚏，一不小心溅到您身上了……对不……”

“什么废话……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！您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吗？”将军开始询问下一个请愿者。

“他还是不想说话！”切尔维亚科夫这么一想，脸色变得煞白。“这说明他生气了……不，不能就这么下去了……我必须要跟他解释清楚……”

将军接见完最后一个请愿者，正要走进内室的时候，切尔维亚科夫急忙跟过去，喃喃地说：

“大人！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到您，那么可以说，那纯粹是出于悔过之心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，务请您谅解，大人！” 

将军几乎是哭丧着脸，摆了摆手。

“您简直是在开玩笑，阁下！”他说完就关上了门。

“什么玩笑？”切尔维亚科夫想，“这完全不是开玩笑！这个将军，他就是不能明白！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再来跟这个说大话的人道歉了！见鬼！给他写封信算了，再不来了！真的，说什么都不来了！”

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就回家去了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能写出来，他想啊想，可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该怎么写。于是他只好第二天又亲自去解释。

“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，”当将军抬起疑问的眼睛看着他时，他喃喃地说道，“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是来开玩笑的，我是为那天打喷嚏，溅到您……我从没想过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敢跟你开玩笑呢，倘若我们总开玩笑，那样的话，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物的尊重了……就……”

“滚出去！！”将军突然厉声呵斥道，脸色发青，全身哆嗦。

“什么？”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滚出去”将军跺着脚又喊了一声。

切尔维亚科夫感觉肚子里仿佛一块东西坠地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踉跄着退向门口，来到街上，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……他就像这样机械地走回了家，连制服也没脱，往沙发上一躺……死了。
